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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孟冬，正值大雪节
气前后，心心念念的雪终于
来了！不知从何时开始，下雪
天和浪漫化成了同义词。年
终岁末，雪花如约而至，忽然
回首，白驹过隙，岁月以相同
的方式经过每个人，每个人
却以不同的方式经过了岁
月，雪落万物生。冬有冬的来
意，慢慢即漫漫！雪每年都
有，飘飘洒洒，未下时充满期
盼。雪落时，又感慨多思。雪
像有种魔力一样，憧憬的终
究还是埋在心底的那份美好
的向往。

今年的雪却不一样……
一场银装素裹，雪装扮

了鲁北大地，黄河之滨。雪花
还是那么美，昏黄的路灯映
射着天空中的“精灵”在风中
摇曳，落在肩头，落在脸上，
清爽而通透，没有寒冷、没有
凛冽，却少了几分畅快，或许
有些落寞，因为心底执念着
一份牵挂。

因工作变动，齐国故都、
渔阳故里变成了异地。经历
短暂的不适应，工作也在千

头万绪的繁琐中步入正轨，
生命的增长、渐多的阅历也
让自己面对一切时变得坦然
处之。物业服务的职业让自
己在等雪、赏雪的过程中，多
了一份责任。精确到小时的
降雪预报，提前准备的扫雪
工具，为的是每位业主出行
的便利。扫雪、除雪，工作中
汗流不止，短暂而紧张，一条
条清扫出的道路和同事顽皮
的“雪人”，让自己想到了下
雪天的另一个“节目”。

从一则短视频网站看到
一体育老师在经过班主任同
意调换课后，对着全班的学
生说了一句“走，打雪仗去”。
惊讶的表情，在热烈的蠢蠢
欲动下不过持续了几秒。一
幅青春的画卷在学校的操场
上铺张开来，追逐、呐喊、热
烈、欢快。体育和运动可以释
放多巴胺，身体在快乐的加
持下舒展愉悦。隔着屏幕，也
仿佛身临其境。每年的冬天，
雪花不期而遇的降临，但每
一年的心境随着年龄的增长
变的越来越现实，仿佛自己

已经不再是那个年少的我。
但是和儿子一起打雪仗却是
个例外。

那年他两岁，第一次在
户外看到雪时，也是兴奋满
满。小雪铲、装雪用的小桶、
手套、帽子，一应俱全，准备
开干。因为我和爱人的身高，
孩子长得比同龄的孩子显得
高一些。体积决定容量，睾酮
素分泌的多了，让他变得异
常的活泼。同时，带来的总是
别的小朋友对他“活泼”的抱
怨。“小宝又打我了！”“老牟
家终于有一个厉害的了！”伴
随着受他欺负的家长的揶揄
和自己的道歉，这个想法也
变得“欣慰”起来。因为我和
妈妈太内向了，“吃不开”。觉
得外向型、能争能抢的好“出
头”，厉害点也是不错的，谁
知道在一次下雪后，这种感
觉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哎，
基因还是强大的。

时光一年一年，我家的
那个少年也一点一点的长大
了，变得腼腆、害羞、自尊心
满满起来。成为了小学生，成

为了做题满分时兴高采烈，
打篮球时挥洒汗水，顽皮时
“鸡飞狗跳”的少年。进了学
校，有了规矩，也能听懂了
“人话”。但也有例外，因为有
个爱她们的老师，他们便有
了“奉旨”打雪仗的资本。老
师的加入，让这场“战斗”吹
响了欢快的号角。谁还不是
个少年呢？在这张他们以后
无论何时何地，看到后都会
开颜欢笑的照片里，个个举
着未扔出去的雪球，展现着
天真烂漫的笑容。用肆意夸
张的形体语言，表达着雪花
给他们这个年纪带来的快
乐。

感谢老师，感谢孩子们，
在雪天给我这个年近不惑的
中年人带来的满足。满足自
己对孩童健康成长的期盼，
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看
着他们在操场上尽情地玩
耍，相信他们随着心境的变
化，会变的越来越有爱心，越
来越有耐心。每个成年人面
对教育都是战战兢兢、如履
薄冰的，之前总感觉亏欠和

不能给予是等号的。现在想
来，你心心念念的仿佛总是
在不经意间就得到了。想起
台湾作家的那段话：“我慢慢
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
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
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
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
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
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
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
不必追。”

小时候总觉得脚上的雪
会带脏屋子，年幼的身体抵
挡不了外面的风霜雨雪。但
总是在不经意间孩子用另一
种方式告诉你，你错了。家有
少年初长成，他用他的成长
告诉你，不必太在意。世界很
嘈杂，幸事不多，孩子是世间
苦海的那口“甘甜”。与其说
陪他长大，不如说他治愈了
我。成年后背负的太多太多，
不会再有那种“放空”的畅
快，没有了可以无忧无虑的
资本，可总需要在某一刻释
放自己，放下自己的矜持和
作为家长的“正面角色”。去
和自己的孩
子打一场
雪仗吧。
孩子的
长大，
或 许
你一转
身 就
看 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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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一拉窗帘，呀，竟然
下雪了。天还没大亮，那些楼
顶、车辆、冬青上都新盖了一
层雪被，高低错落，尤为醒
目。路面湿漉漉地泛着黑，稀
稀拉拉的雪花漫不经心地落
在上边，转瞬便不见了。

七点刚过，西外环车来
车往，一派繁忙。很多是赶点
上班的教育同仁吧，他们像
我一样，县城乡镇两栖，一天
天一年年来来回回编织着岁
月的网。有的车子甚至来不
及除雪，只有前窗玻璃和两
侧露出几个洞，顶着一身洁
白疾驰而去。路边的青松穿
上了圣洁的衣裙，修剪成圆
形的绿植变成了一个个毛茸
茸的雪球。远处的田野把莹
白一直铺展到山脚下，一棵
棵光秃秃的树木寂寞地立
着，相互打量着对方那银白
的枝条。两只喜鹊径直跳上

去，“喳喳喳喳”聒噪不停。它
们忽而一个展翅倏然远去，
空留枝头上的细雪沙沙落
下。

上午第二节一进教室，
我说：“这段时间同学们都很
累，课间操（25 分钟）大家想
打雪仗吗？”“想！”异口同声。
“好，那我绝不拖堂（近来老
师们拖堂现象日益严重）！”
孩子们群情激昂，接下来背
书的声音也高了不少。

我知道，临近期末，他们
更加疲惫不堪。我们是寄宿
制学校，学生们早起晚眠，一
天天坐在教室里，想想比上
班的大人都累。我站在窗前，
看到塑胶操场上的孩子们越
聚越多。他们开心地追逐打
闹，还有的滚起了雪球，打起
了雪仗，欢声笑语响起来了。
这才是朝气蓬勃的少年模
样！可在这个教育行业空前
卷的时代，我们师生都被挟
裹着，身不由己，身心俱疲....
..

教学楼后边一个个冰坨
堆砌在树木旁边,那是上一场
大雪遗留下来的。好几年没
有下过如此大规模的雪了，
为此我们还停了一天课。那
天于家中凭窗观雪，想来真
是一种享受。

雪花翩飞，飘飘洒洒，似
杨花乍开，如风中柳絮，一朵
朵，一片片，争先恐后，纷至

沓来。是谁将白云撕得粉碎，
一把把抛撒个没完没了？此
刻她们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铺天盖地，漫山遍野。她们用
至洁的身躯，染白了山，染白
了树，覆盖了人间的一切黑
暗与肮脏。

伸出手，几片轻轻盈盈
的雪花落在掌心，短暂的生
命不过驻留几秒，却立刻柔
软了心弦。这纷纷扬扬、肆意
飘洒的雪花啊，你是无边的
浪漫，是天地间的精灵，是滋
润大地的甘霖，是报春的使
者。世上所有的诗词，都写不
出你的娉婷，你的典雅，你的
柔美。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
累了，密密麻麻的雪片稀疏
起来，个头也小了。细碎的雪
粒被风卷着忽东忽西，跟醉
酒似的站不稳脚。天渐渐暗
了下来，雪竟然下了整整一
天。

之后几天零下一二十
度，特冷，我却心心念念踏雪
寻梅。早些时候在朋友圈看
到梅亭的腊梅开了，一直按
捺不住想去看看。两天后的
周日，不顾爱人劝阻，穿上最
厚的衣服，戴好手套便出发
了。

可走出没多远就有点后
悔了。其实也就一公里的路
程，辅路上还好，是厚厚的
雪，踩上去嘎吱嘎吱的声音

很解压，但途经的两个大路
口就完全不一样了。

路面明晃晃的，像个冰
镜子，被南来北往的车辆碾
压出一道道窄窄的冰辙，上
边溜滑，一不小心便会摔个
四脚朝天。我降低重心，每次
抬脚落脚都小心翼翼，一步
一挪，同时还得留神放慢速
度来来往往的汽车，可谓步
步惊心。到达梅亭所在的黛
溪河边时，后背竟微微出汗
了。

小山披上了银装，分外
娇美。半坡之上的梅亭飞檐
斗拱，金色的琉璃瓦闪闪发
亮。拾级而上，周边的小树林
真静啊！它们没有章法地随
意伫立在雪地里，睡着了一
般，任皑皑素雪淹没了它们
的脚脖子。没有任何声响，除
了我嘎吱嘎吱的踩雪声。雪
肆无忌惮地占领着所有的地
面，一直延伸到我看不见的
地方。多么干净的雪啊，白得
耀人眼目，令我不忍踏足。抓
一把，比沙还细，软软的，凉
凉的，空气清冽，刚刚洗过
般，深吸一口，顿觉神清气
爽。

梅花倒没有想象得那么
好。可能天太冷了吧，开得不
多，姜黄的花朵稀稀拉拉地
散落在倒垂的枝条上，嫣儿
吧唧的，不够精神。

望远，沿河都是拔地而

起的高楼，再也看不到那些
傍河而居的村落了。蓦然想
起了小时候下雪的样子:矮矮
的土坯房，覆盖着白雪的屋
顶上，炊烟正袅袅升起，雪花
正款款飘落。冬日的故乡，是
一幅静谧温馨的水墨画。窗
玻璃每天结满了美丽的冰
花，屋檐下生着一排长长的
晶莹的冰柱。村小学教室里
的煤炉总是半死不活，还不
时罢工。大地冻得裂开了缝，
我们穿着母亲亲手做的肥大
的棉袄棉裤，雪水浸湿了千
层底，小手长满冻疮，却丝毫
不影响我们的快乐，虽然辛
劳的父母从未给我们堆过雪
人，我们也不懂打雪仗的浪
漫。那时的雪像接力赛，一场
接着一场，我们都觉得雪就
是冬天的符号，白色是冬季
不可或缺的色调。

正所谓物以稀为贵吧。
这些年少雪，有时盼了很久，
飘几个雪叶，地还没下白就
结束了，敷衍得很。而这两场
雪让孩子们开了眼, 过足了
瘾，瑞雪也滋润了沉睡的万
物，装扮出银光闪闪的世界，
让人们在寒冬里感受到温暖
和快乐，感受到生命的力量
和自然的美好。
“叮铃铃———”清脆的上

课铃把我的思绪拉回，满面
含笑的孩子们跑向教室，零
星的雪花还在飘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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